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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
用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 14 年抗
战中，中国共产党人中的贵州儿女，用
初心和使命镌刻下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
的贵州记忆。

中国共产党勇担抗战先锋，黔籍党
员积极响应。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
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
东三省事件宣言》。后来成为中共贵州
省工委第一任书记的林青，当时正在上
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因参与反对日
寇侵略的上海工人总罢工，被英租界巡
捕房逮捕入狱。1932年4月，成立不到
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就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后来成为中
共中央秘书长的贵州籍党员王若飞当时
正身陷囹圄，他 1933 年在狱中给傅作
义写下长信，表示坚决抗战，提出持久
抗战、全民族抗战以及开展游击战等可
贵想法，彰显出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936年初，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转战贵
州，以中共毕节地下党组织掌握的武装
力量为基础，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
军”北上抗日。

中国共产党维护团结抗战大局，黔
籍党员坚持斗争。1936 年 12 月，中国
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推
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形成国共再次合
作、团结抗战的大局。在中共中央领导
下，中共贵州省工委重建，成立八路军
贵阳交通站，设立新华日报贵阳分销
处，全省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高涨。但国

民党顽固派多次制造摩擦，1941年初发
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时期，省
工委负责人黄大陆、李策、肖次瞻先后
被秘密杀害于贵阳市省府路省保安处防
空洞内，全省被捕党员和革命群众281
人、被杀害 63 人。共产党员陈法轼临
刑前遗诗：“磊落生平事，临行无点愁
……多情惟此月，再照雄心酬”，是当
时在黔被迫害共产党人的精神写照。面
对同室操戈，各地共产党员在极端艰险
的环境中继续开展抗日活动，维护团结
抗战大局，凝聚全省人民坚持抗战的磅
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战斗在抗战最前线，黔
籍党员无惧牺牲。共产党人浴血沙场，
其中有临死不屈的刘仁，不甘受辱的陈
淑蓉，深入虎穴的罗会廉，掩护突围的
文子全，骑兵勇士杨经国，战地记者胡
畏、肖炳焜等一大批优秀的贵州儿女，
用生命书写了永载史册的感人故事。比
如 1943 年，八路军 120 师 359 旅 718 团
参谋长刘仁，在激战中身负重伤、不幸
被捕，但他毫不畏惧、临死不屈，怒视
日寇刺刀逼问，最后被残忍地活埋；同
年，冀东军区 13 分区卫生处文化教员
陈淑蓉，遭日寇伏击、不幸被捕，怀有
身孕的她在途中乘敌不备纵身跳崖，但
未能如愿，复被抓住，虽遭严刑拷打，
始终没有供出大部队转移方向和后勤物
资藏放地点，最后被残忍杀害……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
党人中的贵州儿女们，始终紧跟党走、
无惧牺牲，是我们今天进行许多具有新
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光辉榜样。

丁凤鸣，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秘书长，贵
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省委党
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与考古
处(革命文物处)处长，长期从事党史研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和红色旅游促进工作。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国文物报》

《贵州社会科学》《贵州日报》等发表学术理论文章数十篇，
主编、参编著作十余部。

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贵州记忆
■丁凤鸣

贵州号称世界溶洞博物馆，其中最
有名的是织金洞，这里有各种造型的钟
乳石，千奇百怪，美不胜收。本是要作一
次浪漫的赏美之旅，但走着走着倒陷入
了对时间的沉思。

时间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这是
哲学家、物理学家考虑的问题。它实在
是太浩渺虚幻了，让常人难以捉摸，甚至
从来不去想它。古人发现四季轮回，就
把它叫作“年”；又发现月亮缺而又圆，就
把它叫做“月”；日升又落，就把它叫做

“日”。为了更实用一些，就借助太阳影
子的移动发明了计时的“日晷”，借助容
器滴水发明了计时的“滴漏”，即古诗里
说的“漏声迢递”。再往后有了钟表。但
所有这些都是你眼睁睁看到的正在走着
的时间，那么过去的时间去了哪里？能
让我们摸一摸，看一回吗。

原来它藏在地下的溶洞里。
织金洞已探明的已有12公里长，上

下 4 层，47 个大厅，最高者 150 米，有 50
层楼房那么高。都说水滴石穿，看看大
自然有多么大的耐心啊，能穿出这么
大的一个石洞。水穿刷成洞后还不算
完，它还要在洞里造石笋 、石柱 、石
崖、石山。当年穿洞是用减法，洗去
石头里的钙质；现在造石是用加法，
水滴石上，留下一层薄薄的钙质，层
层相加，要数万年才长几毫米。而现
在眼前的钟乳石如山如峦，这要滴答
多少年啊。有一根石柱只有合抱之
粗，却有百米之高，一直顶到溶洞的
天花板。这要是林中的一棵树，我们
会去测算它的年轮，而现在只能推想
它的“年层”，那是多么多么薄、肉眼
无法看到、显微镜无法捕捉、只能靠
理论推算的“年层”啊。在没有钟表
之前古人曾点香计时，它就是未有人

类之前造物者留在这里的一炷香，慢
慢地燃去水分，留下不去的香灰，留给
将要出现的人类。可以想见这项工程
的难度：要千万年间洞顶上的那个漏
水点与地面垂直不变，石柱才不会歪
斜；要千万年间头上的水量匀速下滴，
石柱才粗细均匀；要千万年间没有地
震等地壳变动，石柱才不会断裂……
这是一场多么耗时、耗心又多么精准
的实验啊。当年卢瑟夫研究原子结构，
八千次的实验才成功一次。想造物者在
这漆黑的大溶洞里默默地用功，其耐心
更远在八千倍之上。神乎其技，伟哉自
然！

我在溶洞里徜徉，讲解员在耳边说
着些钟乳石的美丽，什么倒挂琵琶，什么
霸王的盔甲，我全然没有听进去，只想着
在地球上还没有树木之前怎么就像树一
样地长起这些石柱。这时路过一根石
笋，只有齐腰之高，因为在路边，被游人
摸得溜光。讲解员说这个石笋已有 40
万年。小学学历史时就记住了 40 万年
前才有了北京猿人。石笋一节，从猿到
人啊！想 1000 多年前温庭筠在月光下
从容地咏着他的词“柳丝长，春雨细，花
外漏声迢递”，而地球却早已在自己的漏
声中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匆匆》里感叹时
间的流逝，“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
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
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原来他们跑到地
下，跑到了这个溶洞里。按照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空间可以弯曲，时间可以追
回。那么时间也是一种矿藏。我这想法
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
不禁觉得自己也被溶进了这个溶洞。

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难怪这个
洞名叫织金洞呢。

储存时间的溶洞
■梁衡

贵州是一个山峦重叠、河流
密布的地区，大大小小的河流多
达千条以上。河多，渡口自然
多，每个渡口又都少不了系船的
木桩或石柱，大概因为这个原
因，贵州这片土地便与牂牁这个
词，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活中的牂牁只是渡口边的
系船之物，历史上的牂牁却成了一
个十分复杂的名称，既曾是春秋时
期的古国名，又出现在许多地名
里，后来一度又变成了西南地区州
郡的名称，再加上学者们的一些争
论，颇有些让人眼花缭乱。

贵州与牂牁关系密切已是不
争的史实，问题在于春秋时期是
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地域辽阔、能
参与中原活动的牂牁国？如果这
个牂牁国存在，它的主要部分是
不是在今贵州境内？

清代学者莫友芝、郑珍等
人，根据 《管子·小匡》 的记
载，提出牂牁为春秋时期南方古
国的论断。后来编纂的府、州、
县志和民国《贵州通志》，多数沿
用了这一看法，近世学者的论著
中也有不少论述这一问题的作
品。于是，古牂牁国的轮廓逐渐
被勾勒出来。

根据持上述观点学者的描
述，春秋时期的贵州被泛称为

“南蛮”或“荆蛮”，境内分为两
部分。从今沿河到榕江一线以
东，当时名义上归楚国的黔中郡
管辖，实际上被若干小国分割占

据。大体情况是：今德江、正安
以北是古巴国的南境；绥阳、遵
义、桐梓一带属于鳖国；习水附
近归鰼国；赤水、仁怀一带为蜀
国的南境。而乌江以南，盘江以
北，今从江县以西，云南曲靖以
东的广大地区，统统在牂牁国境
内。当时的贵州高原，鳖国和鰼
国都很小，只有牂牁国的势力最
强大，几乎占了一半的地区，因
此，学者们认为完全可以用牂牁
来代表春秋时期的贵州。

究竟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时
代有没有一个牂牁国呢？要弄清
这个问题，不得不讨论一下《管
子》这本书。

牂牁一词最早出现在 《管
子》中。《管子·小匡》篇有这样
一段文字：“葵秋之会，天子使大
夫宰孔胙于桓公……桓公曰：余
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
诸 侯 ， 一 匡 天 下 …… 南 至 吴 、
越、巴、牂牁……莫违寡人之
命。”这段文字至少可以说明两
点：一是牂牁既然与吴、越、巴
并列，无疑是当时的方国之一；
二是吴、越、巴都是南夷地区的
国家，牂牁既然与巴国列在一
起，显然是它的近邻。

“胙”是一种祭肉，齐桓公受
天子胙的记载，其他文献里也
有。《左传·僖九年》就有“王使
宰孔赐齐侯胙”，齐桓公下拜受胙
的内容。至于牂牁的方位，司马
迁的 《史记》 记录得更加明白：
郎中将唐蒙在南越吃到枸酱，觉
得不错，追问来源。南越人答
称：“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广数
里，出番愚城下”。番愚即今广
州，广州的西北面正是贵州，由
此看来，牂牁无论作为国名也
好，地名也好，它的位置都只能
在今贵州境内。

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管子》一书虽然假托
管仲之名，实际不是管仲的作

品，不尽可信，故不能用它来证
明牂牁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

《管子》这部书的确不是管仲
本人的作品，而是战国和战国之
后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
向将它编订为86篇，后世保存下
来的只有 76 篇。尽管如此，《管
子》这部古文献的历史价值，仍
然是不应该轻易忽视的。

出身于商人的管仲是中国古
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担任齐
国卿相时，不仅在经济、政治方
面有很多革新，使齐国走上了富
强之路，帮助齐桓公坐上了春秋
霸主的交椅，还是第一个主张按
职业不同，将读书人、农民、手
工业者、商人“四民”划开集
居，便于对子弟进行家庭教育的
人。古籍中记述的管子这个主
张，是中国最早有关家庭教育的
文字记载。

不少学者认为，《管子》既是
法家学派一部阐述战争的重要书
籍，又有着非常丰富的管理思
想。《管子》中包含的军事思想反
映了齐国法家学派对战争理论问
题的认识，在战争观、治军理
论、国家防务、作战指导思想方
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管子》
中体现的辩证法思想在管理中的
运用，甚至使其具有现代价值。
有学者进而认为，对《管子》辩
证管理思想的挖掘，应该能为当
代管理哲学的发展和我们今天的
组织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如果
仅以《管子》并非管仲本人所作
而过分低看这部著作，会不会陷
入只见人不见书的偏执呢？

《管子》中涉及到牂牁的主要
是《小匡》篇。一些学者在文章
中提出，《小匡》 篇系西汉人所
作，因而书中关于牂牁的记载只
是一种后人的追述，可信度值得
怀疑。其实，《小匡》篇记述的主
要是管仲相齐的历史事迹，起自
齐桓公返回齐国恢复统治，终至

霸业完成以后。《小匡》篇的内容
与《国语·齐语》大同小异。两
者比较，《国语·齐语》的用词和
用语比较艰深古朴，《管子·小
匡》则比较浅明易懂。叙事方面

《齐语》简单概括，《小匡》却比
较周严细致。应该说，《小匡》因
为有了《齐语》作基础，史实的
考订和叙事的准确只会更加严
密。至于有人说，西汉人著书就
一定是为汉王朝对外拓展张目，
那只能是一种推测，是不能够作
立论依据的。

兴于春秋，消亡于战国的牂
牁国，是贵州历史上的悬案之
一。历经几代学人的探讨，现在
它的面目开始变得有些清晰起
来。眼下较多的人认为，牂牁是
春秋时期南方一个较大的古国，
范围大致包括今贵州乌江以南及
两广的一些地区。当时，因“与
中原隔绝，处周职方之外”，牂牁
国的名称与黔、桂交界处的牂牁
江（即今盘江），有密切的因果互
动关系。在牂牁国与牂牁江的关
系上，应先有牂牁江，其后当地
土著民族建立方国，因江得名，
故称为牂牁国。

借助中原战乱不休的形势，
牂牁国不断向四周拓展势力，逐
渐强盛起来，一度掩据自西北到
东南近二千余里的辽阔地区，成
为名副其实雄霸一方的大国。以
至齐桓公称霸时，能与南方诸国
并肩参与中原事务。由于牂牁国
势力的增强，牂牁江名称的内延
也因之向南扩展，成了直抵南海
的那条滔滔大河的统称。

春秋之后，牂牁国力衰微，
被南越和新兴的夜郎裂领其地，
失势的牂牁国君被降削到夜郎旁
小邑居住。此后，作为方国的牂
牁便不复存在。

牂牁国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
百余年，但它却是贵州历史发展
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

■安顺市实验学校八（12）班 谭明鎏 书
指导老师：王曦

《师恩颂》

■凤冈县中等职业学校 杨嘉欣
指导老师：杨正祥

《中华盛世》（剪纸）

播州，为什么叫“播州”？作为
著名诗人的杨素，为什么会出现播
州与番州的笔误呢？从14首《赠薛
播州诗》探寻答案。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
复置郎州，更名曰播州。为什么叫

“播州”？目前所见的一种解释是
“番，是外国或外族的意思”，故“播，
为番之有才者，播州即招抚蛮夷所
置的州。”窃以为，有一定道理，但不
尽然。

“播”是形声字，从手，番声。
“播”的“扌”是意符，“番”是声符。
“番”有两读，一是读pān，用作地
名，如广州番禺；而在中国古代，

“番”是指外国或外族，如“土番”
“番邦”等，读作fān。而“藩”，也
是由此衍生的字，意指封建王朝的
属国或属地，借指边防重镇，有藩
属、藩国、藩镇、藩邦、藩王等词
汇。“播”在古书中通“藩”，这见于
郑玄注：“播读曰藩”，如《尚书大
传·洪范五行传》即有“播国率相行
祀”的记载。如此推测，将位于中
国西南边疆腹地区域所建之州定
名为“播州”，凸显出的是其位于中
国西南边防要津的重要位置和播
州之民系西南蛮夷的事实。那么，
此“播州”，按古音，应读作“fān
zhōu”。

关于播州的始建时间，有两
说。一是见于文献记载，即唐太宗
贞观十三年（639年），将郎州更名
曰播州，这是播州建置见于文献的
最早记载。另一说见于明朝曹学
佺撰《蜀中广记·卷二十·名胜记二
十·遵义道·遵义府·遵义县附郭》
篇，曹学佺根据隋杨素所著 14 首

《赠薛播州诗》即杨素为与他同时
代且交情深厚的薛道衡所著的《赠
薛播州诗》推测，“疑在隋炀帝之
世”即隋代就很可能有“播州”建置
了。

但后说其实已经被否定。
在邓魁英主编《中国古代文学

作品选（第3卷）（隋唐五代部分）》
和曹道衡、刘跃进所著《南北朝文

学编年史》中，已经明晰《赠薛播州
诗》应为《赠薛番州诗》，“播州”乃

“番州”之误。因为据《隋书·薛道
衡传》：“隋炀帝嗣位，（薛道衡）转
番州刺史。”故“播州”当作“番
州”。番州，隋改广州置。而贵州
遵义之古播州，是在杨、薛二位死
后 30 多年的贞观十三年（639 年）
才出现的建置。

杨素（544-606 年），字处道，
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隋朝权
臣、诗人和杰出的军事家。杨素是
隋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隋炀帝被
立为太子并得以登基的功臣，但隋
炀帝是暴君且多猜忌，杨素不得隋
炀帝信任，于隋炀帝即位后两年去
世。薛道衡（540-609 年），字玄
卿，河东郡汾阴县（今山西万荣）
人，隋朝大臣，是隋朝艺术成就最
高的诗人。因在京主管机密之事
太久，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年），
被外遣出京任检校襄州总管。隋
文帝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
位后，薛道衡转任番州刺史，被调
到了岭南。薛道衡写了一篇歌颂
隋文帝的《高祖文皇帝颂》上奏，激
怒了隋炀帝，被迫自尽，时年 70
岁。二位年龄相当、志趣相投，共
事于朝廷，情谊深厚。

据《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
三·杨素传》：素尝以五言诗七百字
赠番州刺史薛道衡，词气宏拔，风
韵秀上，亦为一时盛作。未几而
卒，道衡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
善，岂若是乎！”杨素14首《赠薛播
州诗》应即开始作于薛道衡任番州
刺史之时，即仁寿四年（604年），全
部完成于杨素临死前不久，即隋炀
帝大业二年（606 年）之前。这 14
首《赠薛播州诗》，表达了杨素与薛
道衡的深厚友谊和对晚年相同际
遇的慨叹。

那么，作为著名诗人，为什么
会出现播州与番州的笔误呢？据
上文推测，播、番同音，番州又位于
岭南的今广州，地处南越之地，写
成“播”，也在情理之中。

播州，何以叫“播州”
■周必素

梁衡，《当代贵州》 杂志顾问，新闻理论家、散文
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

话说牂牁
■范同寿

周必素,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博研究馆
员。一直从事文物保护及播州杨氏土司历史、考古研
究。有《播州杨氏世系考》《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研究》

《贵州遵义的宋代石室墓》等相关成果。

范同寿，贵州贵阳人。
历史学研究员，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贵
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
公室主任。出版有《贵州简
史》《贵州历史笔记》等著
作10余部。


